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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二十年
代，有幾位世界文
化名人到中國來過
，包括羅素、杜威
、愛因斯坦和泰戈
爾。羅素回憶，他

和杜威的第一次見面就是在長沙的一個
宴會上。一九二○年來中國，羅素待了
一年。一年間，羅素增長了不少見識
，圍繞他，也發生了一些頗具戲劇
性的故事。羅素的自傳裡，有一章名
為 「中國」，裡面就有生動的記載。

羅素對中國的美景十分讚賞。 「西
湖美不勝收，那是一種富有古老文明的
美，甚至超過意大利的美。」 「千百年
來多少詩人和帝王來修飾她，把西湖妝
點得愈加美麗（在中國古代，詩人之多
如現代歐洲之金融家）。」天壇 「是我
有幸看到的最美的建築了」。另一方面
，他對中國的落後也有如實的描述。南
京 「是一座近乎荒蕪的城市」。長沙
「很像一座中世紀的市鎮，街道很狹仄

」。那裡的旅店 「臭蟲大軍每晚在床上
爬來爬去」。 「我們離開長沙時正值月
食，我們看見人們按照中國傳統習慣燃
起篝火，敲着銅鑼，以便把天狗趕跑」
。從長沙乘車到北京， 「在那裡我十天
來才第一次洗了個澡」。

羅素對中國人很有好感。 「以前我
一直不曉得，一個有教養的中國人是世
界上最有教養的人」。北京大學的學生
， 「他們有強烈的求知慾，準備着為祖
國做出無限的犧牲。周圍的氣氛氤氳着

大覺醒的希望。在經過幾個世紀的沉睡後，中國開始發
覺現代的世界」。 「中國人似乎是理性的快樂主義者，
很懂得如何獲得幸福，通過極力培養其藝術感而臻於美
妙的幸福，而其有別於歐洲之處在於，他們寧願享受歡
樂，而不去追逐權力，各個階層的人，都笑顏常開，即
使地位很低下的人們也是如此。」後來，羅素將其訪華
感悟寫成了《中國問題》一書，書中既有讚美，也有規
勸。

在華期間，羅素大病一場，主要是肺炎， 「另外還
有心臟病、腎臟病、痢疾和靜脈炎」。生病期間 「我甚
至連自己的名字都不記得了」。羅素去世的謠言傳回英
國，一家宗教性報紙說，他們聽了這個反基督教者死了
感到鬆了一口氣。羅素得知後想 「他們發現我還沒有死
時，也會再嘆一口相反的氣了」。那一段，中國朋友討
論過羅素的後事。 「人們告訴我，中國人說他們要把我
葬在西子湖畔，並且修一座祠堂來紀念我，我感到有些
遺憾，因為那樣我本會變成一個神，對於一個無神論者
來說，那倒頗為風雅。」

中國之行，是羅素生命的一個轉折。 「在我康復初
期，多拉發現她懷孕了，這對我們兩人都是莫大幸福的
一個來源。」多拉是與羅素相伴多年的女友。返回英國
後，他倆在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完婚。十一月十六
日，他們的兒子約翰降生。得知自己要當父親後， 「無
論什麼病都沒有妨礙我感到異常的快樂，雖然醫生對我
病的預後不抱樂觀，但我復原之後卻沒有留下任何後遺
症。」 「過去我總以為自己根本上是悲觀主義者，活着
沒有多大的價值，我發現在這一點上我完全是錯誤的，
人生對於我是無限之甜蜜可愛的。」四十九歲的羅素初
為人父，對一般人而言，這個時刻是來晚了一點，但羅
素特別，因為他還有四十九年的生命。

禽蛋在國人的飲食中，自
古就是一種味美且大眾化的美
食。有時為了避讀蛋字的不雅
，人們還給蛋類菜餚起了一些
高雅的美名，如稱雞蛋與黃菜
、芙蓉等。但民間通常把菜餚

中的雞蛋稱為木犀，像木犀肉這道菜就是雞蛋木耳
黃花菜炒肉。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炒在菜中或打在
湯中的雞蛋花酷似細小的桂花，而桂花又名木犀之
故。

在數千年的中華飲食文化長河中，百姓們食蛋
的方法可以說是成千上萬：蒸、煮、煎、炸、炒等
等。若用一些特別的烹製方法，還可以用蛋做出其
他菜餚的味道來，這其中最典型的要數賽螃蟹了。
這道菜是以雞蛋與薑末，再輔以醋、味精等調料蒸
製出來的。菜中凝固的蛋清雪白，蛋黃黃中微帶紅
色，酷似蟹肉與蟹黃，並且借助於薑等輔料，使得
其入口後給人的感覺的確帶有幾分蟹滋味呢。

除了烹製出的蛋菜餚外，醃製的鹹蛋或松花蛋
（俗稱皮蛋）也是我國常見的蛋製食品。一般來說
，雞蛋細膩味香，適合烹製，而鴨蛋及鵝蛋個大質
粗，多用於進行醃製。禽蛋在蛋糕、薩其瑪等糕點
中也是一種不可或缺的原料。當然，在工業上蛋類
還有一些其他的用途，如作為製藥的原料。

在過去物資緊缺的年代，禽蛋還有一些特別的
作用：那時的農村，種地不賺錢，工分不值錢；自
留地自留牲口又被當作資本主義尾巴，不讓搞。農
民們只好偷偷地養幾隻目標小的雞鴨，用牠們下的
蛋去換三兩小錢，以貼補家用。村民們將下蛋的雞
鴨戲稱為他們的 「雞（或鴨）屁股銀行」。

城裡也好不到哪去，那些年的禽蛋十分金貴稀
缺，得憑票限量供應，有時還得帶上家有產婦或病
人的證明（一般由街道或醫院開出）才能買。當然
在自由市場上也能買到蛋，但價格要比憑票供應的
貴上許多。在那些個年頭，有幸吃上個煮雞蛋或荷

包蛋的人，常會像吃了什麼山珍海味似地在同事或朋友間說上好
一陣子。因為在聊此事時，會產生回味吃蛋時的美好感受和讓別
人羨慕的效果。

當菜場在供應憑票的平價禽蛋時，排上幾十乃至上百米的隊
是常有的事。一些職場人士甚至為此而專門請假。在菜場的蛋品
供應點上，常會放置一台照蛋器，供顧客用來檢驗蛋的好壞，以
免因買回後發現壞蛋而與菜場發生糾紛。所謂照蛋器其實就是一
個四壁開有一些蛋大的孔，內中放有一盞大瓦數電燈的厚紙箱。
顧客們可以將購得的蛋扣在孔上觀察其好壞，若看到的蛋是肉色
半透明狀，即為好蛋。要是看到蛋裡灰黑一片則就是壞蛋，可以
當場調換。因此，那時菜場的禽蛋供應點上總是會出現兩個隊，
一個是買蛋的隊，另一個是驗蛋的隊，這也成了當年菜場裡的一
個獨特的景觀。

現今內地的食品市場雖已是豐富多彩，品種琳琅。但蛋類仍
然為百姓們喜食，只不過他們早已不再視禽蛋為珍稀佳餚，食用
它們已屬十分平常。近來由於認識到蛋黃中膽固醇含量高，食之
過多有害健康，因而有許多人已然限制食蛋了，更有少數人甚至
拒食禽蛋。其實大可不必如此，因為蛋類畢竟營養豐富，只要不
食之過量，則就對健康大有裨益。

在柳州的風味小吃裡，
有一種既價廉又物美，男女
老少都喜歡吃的小吃，這便
是柳州涼粉。涼粉登不了大
雅之堂，屬於一種街邊食品
。炎熱難耐的夏日，一柄巨

大的太陽傘，一輛小推車，一位面目和善的大媽
、大姐，一碗涼爽可口的涼粉，便勾起行人的食
慾。我那年過半百的姐姐就是一個專賣涼粉的
「專業戶」，雖發不了大財，卻也靠此養大了三

個兒子。前天上午十一時，我去外面辦完公事後
，順便去看望一下姐姐。她每天把三輪車推去離
家有三千米遠的一個十字街口，在街邊一棵小葉

榕下支好車子，車子上放有幾個大肚子寬口玻璃
瓶，瓶子裡分別盛有切成小丁塊的 「黑涼粉」、
「白涼粉」、 「豆腐腦」、 「玉米粒」，另有一

個大冰箱裝有冰糖水。我在姐姐的身邊站了二十
多分鐘，就見她售出涼粉十多碗，顧客有衣着時
尚的妙齡女孩、有汗流浹背的農民工、有騎車馱
着孩子的年輕媽媽……姐姐麻利的取出一個一次
性塑料小碗，用勺子舀滿涼粉，往碗裡添加冰糖
水，遞到顧客手上，顧客就站在街邊，把碗湊嘴
巴邊，旁若無人 「吱、吱」有聲，一邊遞過一元
錢。有的食客自己吃過後，又囑我姐用塑料袋
「打包」，裝兩碗涼粉帶回去孝敬年邁的父母。

我姐總是多裝一些涼粉和糖水進去，說有孝心的

青年可敬可愛。我問姐姐每天做涼粉累不累？她
說近兩年她年紀大了，懶得做，每天早上去市場
批發成品回來，寧願少賺點錢。

在我的記憶中，上世紀七十年代時，母親親
手製涼粉。從山上採來 「涼粉籽」，放鍋裡熬製
而成。成品晶瑩剔透，浸在涼水裡，與水晶有幾
分相仿，用手觸摸，有如嬰兒皮膚，細膩光滑。

如今城市的涼粉，大多用澱粉製作，超市裡
也有盒裝的涼粉賣。買回家加水煮沸，冷卻後即
成涼粉。那口感比用涼粉籽熬煮的差多了。現在
人們還開發出了 「海鮮涼粉」、 「麻辣涼粉」，
那配料也多了許多，有海米末、香菜、蒜泥、香
油、葱花等。

讀過《大公園》副刊上林楚平的
《盡信書，不如無書》一文，頗有同感
。他是從資訊的角度來談的，我想就文
史作品的寫作闡述一些體會與看法。

如何處理好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
關係，這是我在歷史文化散文寫作中經

常碰到的一個問題。散文必須真實，這是散文的本質性特
徵，一向被奉為金科玉律；而散文是藝術，惟其是藝術，
作者構思時必然要借助於栩栩如生的形象和張開想像的翅
膀；必然進行素材的典型化處理，作必要的藝術加工。兩
者似乎存在着矛盾。尤其是，歷史是一次性的，它是所有
一切存在中獨一以 「當下不再」為條件的存在。當歷史成
其為歷史，它作為 「曾在」，即意味着不復存在──特定
的環境、當事人及歷史情事在整體上已經永遠消逝了。在
這種情況下， 「不在場」的後人要想恢復原態，只能根據
事件發展規律和人物性格邏輯，想像出某些能夠突出人物
形象的細節，進行必要的心理刻畫以及環境、氣氛的渲染
。因此，海德格爾說，歷史的真意應是對 「曾在的本真可
能性」的重演。史學家選擇、整理史料，其實就是一種文
本化，其間必然存在着主觀性的深度介入。古今中外，不
存在沒有經過處理的史料。這裡也包括閱讀，由於文本是
開放的，人們每一次閱讀它，都是重新加以理解。

文學作品需要有細節描寫，因為它最能反映人物的情
感與個性。《史記》中寫漢初名相 「萬石君」父子三人一
門恭謹，就採用了大量細節。石奮的少子石慶，一次駕車
出行，皇帝在車上問有幾匹馬拉車，他原本很清楚，但還
是用馬鞭子一一數過，然後舉起手說： 「六匹。」小心翼
翼，躍然紙上。太史公通過這一細節，寫出了當時官場中
的政治氛圍。

明代思想家李贄講到藝術創造時，說一個是 「畫」，
另一個是 「化」。畫，就是要有形象；而化，就是要把客

觀的、物質的東西化作心靈的東西，並設法把這種 「心象
」化為詩性的文字，化蛹成蝶，振翅飛翔。這就觸及到散
文寫作中想像與虛構這一頗富爭議的話題。歷史散文創作
講求真實，關於史事的來龍去脈、真實場景，包括歷史人
物的音容笑貌、舉止行為，都應該據實描繪，不可臆造；
可是，實際上卻難以做到。國外 「新歷史主義」的 「文學
與歷史已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 「歷史還原，真相本
身也是一種虛擬」的論點，我們且不去說；這裡只就史書
之撰作實踐而言。錢鍾書先生在《管錐編》中有過一段著
名的論述： 「《左傳》記言而實乃擬言、代言」， 「如後
世小說、劇本中之對話、獨白也。左氏設身處地，依傍性
格身份，假之喉舌，想當然耳」。 「上古既無錄音之具，
又乏速記之方，駟不及舌，而何口角親切，如聆罄欬歟？
或為密勿之談，或乃心口相語，屬垣燭隱，何所據依？」
原來， 「史家追敘真人實事，每須遙體人情，懸想事勢，
設身局中，潛心腔內，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幾入情合
理。蓋與小說、院本之臆造人物，虛構境地，不盡同而可
相通；記言特其一端」。也正是為此，所以，當學生問到
「《左傳》可信否」時，宋代著名理學家程頤回答說：
「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

再如《史記》，《項羽本紀》中記錄了 「鴻門宴」的
座次：項羽和他的叔叔項伯坐在西面，劉邦坐在南面，張
良坐在東面，范增坐在北面。之所以如此交代，是因為有
范增向項羽遞眼色、舉玉玦，示意要殺掉劉邦的情節，他
們應該靠得很近；還有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而項伯
用自己的身體掩蔽劉邦，如果他們離得很遠，就無法辦到
了。司馬遷寫作《項羽本紀》，距 「鴻門宴」大約一百一
十多年，當時既沒有錄相設備，也不可能有關於會談紀要
之類的實錄，即使有，也不會記載座次。那麼他據何而寫
？顯然靠的是想像。

中國文學史上還有一個典型事例。《古文觀止》中有

一篇《象祠記》，作者為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陽明。當時，
貴州靈博山有一座年代久遠的象祠，是祀奉古代聖賢舜帝
的弟弟象侯的。當地彝民、苗民世世代代都非常虔誠地祀
奉着。這次應民眾的請求，宣慰使重修了象祠，並請流放
到這裡的王陽明寫一篇祠記。對於這位文學大家來說，寫
一篇祠記，確是立馬可就；可是，他卻大費躊躇了。原來
，據《史記》記載，象為人狂傲驕縱，有惡行種種，他老
是想謀害哥哥舜，舜卻始終以善意相待。現在，要為象來
寫祠記，實在難以落筆：歌頌他吧，等於揚惡抑善，會產
生負面效應；若是一口回絕，或者據史直書，又不利於民
族團結。反覆思考之後，他找到了解決辦法：判斷象的一
生分前後兩個階段，前段是個惡人，而後段由於哥哥舜的
教誨、感化，使其在封地成為澤被生民的賢者，因此死後
，當地民眾緬懷遺澤，建祠供奉。《象祠記》就是這樣寫
成的。其中顯然有想像成分，但又不是憑空虛構。因為
《史記‧五帝本紀》中，有舜 「愛弟彌謹」， 「封帝象為
諸侯」的記載。據此，作者加以想像、推理，既生面別開
，又入情入理。用心可謂良苦。

這在西方也早有先例。古希臘史家修昔底德《伯羅奔
尼撒戰爭史》中，演說辭佔有四分之一篇幅。修氏自己承
認： 「我親自聽到的演說辭中的確實詞句，我很難記得了
，從各種來源告訴我的人，也覺得有同樣的困難，所以我
的方法是這樣的：一方面盡量保持接近實際所講的話的大
意，同時使演說者說出我認為每個場合所要求他們說出的
話語來。」

顧頡剛在《古史辨》中說： 「我以為一種故事的真相
究竟如何，當世的人也未必能知道真確，何況我們這些晚
輩。」這話不假。我們都看過《羅生門》這部影片，對於
事件的真相，在場親歷者言人人殊。以致有人不無誇張地
說： 「史者，人們口上的一撇一捺也。」看來，堅持歷史
事件包括細節的絕對真實， 「非不為也，實不能也」。

當然，文史作品中的經驗性整合與合理的藝術加工，
必須建立在尊重客觀真實的基礎之上，不能像小說那樣自
由虛構。尤其是關於現實中的親人、友人、名人的傳記以
及回憶性、紀念性文章，屬於寫作者同時代的親歷親見親
聞之事，與事涉遠古或萬里睽隔迥然不同，必須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絕不應隨意地想像、虛構。須知，這類文字
的美學效應，是憑藉其豐富而特殊的客觀意蘊而實現的，
真實與否，關係至大。

霍
尼
亞
拉
，
能
夠
被
選
作
所
羅
門
群
島
的
一
國
之
都
，
自
有
其

迷
人
的
景
色
與
風
采
。

它
除
了
是
群
島
的
經
濟
、
教
育
、
文
化
的
樞
紐
，
同
時
也
是
全

國
唯
一
擁
有
國
際
機
場
讓
外
國
班
機
起
落
的
城
市
；
此
外
，
它
還
是

全
國
最
大
的
貿
易
商
港
，
日
夜
有
大
輪
船
進
出
，
吞
吐
各
類
貨
物
。

提
到
旅
遊
景
點
，
霍
尼
亞
拉
有
文
化
博
物
館
，
有
美
日
和
平
紀

念
碑
，
有
木
雕
藝
術
廊
，
有
露
天
市
集
，
有
迪
斯
可
舞
廳
和
賭
場
，

有
設
備
齊
全
的
旅
店
，
使
這
個
座
落
於
鐵
底
海
峽
邊
岸
的
城
市
，
平

添
不
少
風
采
和
魅
力
。

但
是
，
霍
尼
亞
拉
給
我
深
刻
記
憶
的
，
倒
不
這
些
旅
遊
景
點
。

我
初
到
霍
尼
亞
拉
那
年
十
一
月
初
，
巧
逢
所
羅
門
的
旱
季
，
下

午
驕
陽
雖
有
點
傾
斜
，
熱
度
則
未
稍
減
。
經
過
了
萬
里
的
穿
煙
掠
雲

，
本
疲
憊
得
有
點
昏
昏
欲
睡
，
但
當
驅
車
出
了
機
場
入
市
區
之
際
，

我
矇
矓
的
雙
眸
不
禁
為
之
一
亮
。
是
什
麼
奇
特
的
高

樓
大
廈
吸
引
住
我
嗎
？

—
不
是
。

是
街
道
兩
旁
的
火
鳳
凰
！

是
燃
燒
的
火
鳳
凰
！

霍
尼
亞
拉
的
商
業
建
築
，
依
海
岸
發
展
，
所
以

整
個
城
市
狹
而
長
。
超
過
兩
公
里
的
街
道
，
兩
旁
有

遮
蔭
的
鳳
凰
樹
，
從
街
頭
一
直
排
列
至
街
尾
。
雖
然

種
植
稱
不
上
井
然
有
序
，
卻
生
長
得
根
虬
盤
踞
、
枝

粗
椏
壯
，
凸
顯
在
歲
月
風
霜
裡
它
們
頑
強
不
屈
的
風

貌
！

深
深
地
撩
動
我
眼
目
和
心
弦
的
，
當
然
，
並
非

這
些
鳳
凰
樹
的
根
虬
和
枝
椏
，

而
是
它
們
頭
頂
上
爆
發
的
紅
艷

艷
的
花
簇
，
一
如
叢
叢
劇
烈
的

火
焰
，
不
停
在
燃
燒
，
不
停
地

向
周
圍
環
境
射
出
扎
目
的
火

花
。

那
麼
地
鮮
紅
，
那
麼
地
絢

爛
，
那
麼
地
繁
密
，
那
麼
地
跋

扈
的
花
簇
，
即
使
是
火
鳳
凰
，
在
我
，
也
還
是
第
一

次
親
睹
！—

而
驕
柔
的
綠
葉
呢
？

在
馬
來
西
亞
，
鳳
凰
樹
也
隨
處
可
見
。
因
為
是

喬
木
，
樹
形
高
大
，
多
數
在
馬
路
旁
或
高
爾
夫
球
場

出
現
，
住
宅
庭
院
似
乎
不
多
見
。
熱
天
開
花
的
時
候

，
也
十
分
艷
麗
奪
目
，
但
，
花
簇
間
鮮
紅
裡
總
見
綠

青
，
疏
疏
落
落
參
雜
其
間
。

而
霍
尼
亞
拉
的
火
鳳
凰
，
無
論
大
棵
或
小
棵
，

旱
季
裡
落
盡
了
葉
片
，
滿
樹
梢
盡
是
紅
艷
艷
，
樹
幹

彷
彿
托
着
一
個
大
火
球
，
熊
熊
的
火
勢
，
不
只
燃
燒

了
整
條
街
道
，
還
點
亮
了
商
店
、
行
人
和
穿
梭
不
停
的
車
輛
。

此
情
此
景
，
不
禁
令
人
想
起
梵
高
的
畫
。

燃
燒
的
向
日
葵
，
燃
燒
的
曠
野
，
燃
燒
的
叢
林
，
連
青
綠
色
的

松
葉
，
也
變
成
了
熊
熊
的
烈
焰
。

去
年
，
幾
次
從
工
作
的
營
寨
飛
往
霍
尼
亞
拉
，
都
巧
遇
鳳
凰
木

熱
情
地
吐
艷
，
心
中
不
禁
暗
喜
，
我
與
火
鳳
凰
畢
竟
有
緣
。

一
次
，
我
在
街
上
獨
自
步
行
購
物
，
不
經
意
踩
到
地
上
鳳
凰
樹

火
紅
的
落
瓣
，
仰
首
一
望
，
驚
人
的
花
蔟
依
然
親
暱
地
相
互
擁
抱
一

起
，
好
像
不
願
被
風
吹
離
枝
椏
而
流
落
街
頭
，
讓
路
人
踐
踏
。
於
是

我
轉
移
腳
步
，
讓
這
麼
嫵
媚
這
麼
繽
紛
的
落
花
成
為
鞋
底
亡
魂
，
我

於
心
何
忍
。

除
了
火
鳳
凰
夾
道
的
火
焰
，
你
說
，
霍
尼
亞
拉
還
有
什
麼
更
能

繫
住
異
鄉
客
寂
寞
心
魂
的
？

（
寄
自
馬
來
西
亞
）

羅
素
的
中
國
行

言
止
善

也說􀎠盡信書，不如無書􀎡
王充閭

柳
州
涼
粉

張
玉
清

鳳凰紅似火 冰 谷

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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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

季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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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劇表演藝術家常香玉

斷
橋
賞
荷

紫

楓
攝

豫
劇
是
河
南
省
的
主
要
劇
種
之
一
，
它
原
稱
河
南
梆
子
、
或
名
河
南
高
調
，

又
因
在
豫
西
山
區
演
出
時
，
多
依
山
平
土
為
台
，
故
當
地
亦
稱
之
為
﹁靠
山
吼
﹂

。
新
中
國
成
立
後
以
河
南
省
的
簡
稱
﹁豫
﹂
正
名
。
豫
劇
不
單
流
行
於
河
南
、
河

北
、
山
東
、
陝
西
、
山
西
、
安
徽
、
江
蘇
、
甘
肅
各
省
，
演
出
更
遠
及
東
北
、
新

疆
、
西
藏
，
亦
從
上
世
紀
中
葉
經
越
南
輾
轉
傳
入
台
灣
，
使
它
成
為
目
前
能
在
當

地
流
傳
的
少
數
大
陸
地
方
劇
種
之
一
。

明
末
清
初
，
豫
劇
還
是
以
清
唱
為
主
，
深
受
老
百
姓
喜
愛
，
得
以
迅
速
發
展

。
其
間
，
在
不
同
地
帶
形
成
了
祥
符
調
（
開
封
）
、
豫
東
調
（
商
丘
）
、
豫
西
調

（
洛
陽
）
、
沙
河
調
（
漯
河
）
等
各
種
風
格
。
河
南
梆
子
自
辛
亥
革
命
後
，
開
始

進
入
城
市
演
出
，
隨
後
於
三
十
年
代
進
入
另
一
個
發
展
階
段
：
既
成
立
戲
劇
學
社

，
革
除
舊
戲
班
的
不
合
理
制
度
，
對
表
演
和
舞
台
美
術
等
進

行
革
新
；
又
為
抗
日
戰
爭
編
演
以
愛
國
為
題
的
古
裝
戲
和
現

代
戲
。豫

劇
的
風
格
有
三
：
一
是
富
有
激
情
奔
放
的
陽
剛
之
氣

，
善
於
表
演
大
氣
磅
礴
的
大
場
面
戲
，
具
有
強
大
的
情
感
力

度
；
二
是
地
方
特
色
濃
郁
、
質
樸
通
俗
、
本
色
自
然
，
緊
貼

老
百
姓
的
生
活
；
三
是
節
奏
鮮
明
強
烈
，
矛
盾
衝
突
尖
銳
，

故
事
情
節
有
頭
有
尾
，
人
物
性
格
大
棱
大
角
。
豫
劇
的
藝
術

魅
力
重
，
是
以
唱
見
長
，
唱
腔
大
板
、
流
暢
、
節
奏
鮮
明
、

極
口
語
化
，
吐
字
清
晰
、
行
腔
酣
暢
、
容
易
聽
清
。

現
今
的
豫
劇
，
以
﹁豫
東
調
﹂
、
﹁豫
西
調
﹂
為
兩
大

音
樂
主
流
：
前
者
多
用
假
嗓
，
聲
音
高

亢
、
活
潑
，
花
腔
較
多
，
擅
於
表
現
喜

劇
風
格
的
劇
目
；
後
者
則
多
用
真
嗓
，

悲
壯
低
迴
，
哭
腔
較
多
，
擅
長
表
現
悲

劇
風
格
的
劇
目
。
過
去
，
豫
劇
伴
奏
樂

隊
曾
有
﹁一
鼓
二
鑼
三
弦
手
，
梆
子
手

鈸
共
八
口
﹂
的
說
法
，
使
用
四
大
扇

（
大
鐃
、
大
鈸
）
和
尖
子
號
（
管
長
一
米
左
右
）
，
來
製
造

雄
壯
熱
烈
的
氣
氛
。
現
今
的
文
場
，
除
以
中
音
板
胡
為
主
弦

，
配
合
二
胡
、
琵
琶
、
竹
笛
、
笙
、
悶
子
、
嗩
吶
等
，
有
時

還
加
入
墜
胡
、
古
箏
，
亦
有
引
進
小
提
琴
、
中
提
琴
及
西
洋

銅
管
、
木
管
樂
器
，
組
成
中
西
混
合
樂
隊
。
而
武
場
的
敲
擊

方
面
，
則
有
板
鼓
、
堂
鼓
、
大
鑼
、
手
鈸
、
小
鑼
和
梆
子

等
。

豫
劇
的
戲
碼
包
羅
萬
有
，
數
目
逾
千
。
傳
統
戲
多
取
材

於
歷
史
小
說
和
演
義
，
如
：
封
神
戲
、
三
國
戲
、
瓦
崗
戲
、

包
公
戲
、
楊
家
將
戲
和
岳
家
將
戲
，
也
有
部
分
是
描
寫
婚
姻

、
愛
情
、
倫
理
道
德
的
戲
，
更
有
描
寫
現
實
生
活
的
現
代
戲
和
新
編
歷
史
劇
。
河

南
省
豫
劇
二
團
排
演
的
《
程
嬰
救
孤
》
，
就
被
戲
曲
評
論
界
譽
為
﹁一
部
偉
大
的

悲
劇
﹂
，
並
奪
得
二
○
○
四

—
二
○
○
五
年
度
國
家
舞
台
藝
術
精
品
工
程
十
大
精

品
劇
碼
的
桂
冠
。

豫
劇
的
角
色
行
當
，
分
生
、
旦
、
淨
、
丑
四
大
行
當
，
其
戲
班
組
織
有
﹁四

生
四
旦
四
花
臉
，
八
個
場
面
兩
箱
官
﹂
之
說
。
它
早
期
以
生
行
戲
為
主
，
唯
近
代

名
旦
輩
出
，
計
有
陳
素
貞
、
常
香
玉
、
崔
蘭
田
、
馬
金
鳳
、
閻
立
品
等
，
旦
角
逐

漸
取
得
了
主
導
地
位
，
其
中
以
常
香
玉
更
是
一
專
多
能
。
她
的
紅
娘
是
﹁花
旦
﹂

，
穆
桂
英
是
﹁青
衣
﹂
與
﹁帥
旦
﹂
。
在
《
花
木
蘭
》
一
劇
中
，
更
是
以
﹁閨
門

旦
﹂
演
繹
女
身
、
男
扮
時
則
跨
行
反
串
﹁武
小
生
﹂
。

香
港
電
台
電
視
節
目
《
戲
曲
大
觀
園
》
由
名
伶
羅
家
英
主
持
，
帶
領
觀
眾
到

中
國
各
地
認
識
富
有
特
色
的
戲
曲
藝
術
。
第
八
集
﹁土
聲
‧
土
戲
﹂
，
九
月
十
二

日
（
星
期
六
）
晚
上
八
時
，
亞
洲
電
視
本
港
台
播
出
。
港
台
網
上
廣
播
站(http:/ /tv.

rth k.org.hk )

提
供
視
像
直
播
及
重
溫
。

（
《
戲
曲
大
觀
園
》
之
八
）

大氣磅礴之豫劇
香港電台圖文


